
對消費文化的“模擬”、

呈現與反思
———論董啓章《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

城市書寫
〔１〕

鄒文律

提　 　 要

本文旨在探討董啓章如何以城市書寫的方式來模擬、呈

現與反思 １９９０ 年代香港文化的重要面向：消費文化。藉著考

察董啓章小説譜系中被忽略，卻又異常獨特的一部作品———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重新出版後名爲：《夢華録》Ｍｅｎｇｈｕａ ｌｕ），本文

將會討論它的書籍設計怎樣既遵循消費文化的運作邏輯，又

在某些地方刻意反其道而行，從而達到模擬的效果。然後，

本文會借用各種消費文化理論，探析《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如何從

“液態之愛”、“符號消費”和“物化人生”三方面來呈現城市

人在消費社會的生存狀況，以及董啓章引出的反思。最後，

本文總論《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於董啓章創作歷程及香港文學中的

特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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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與
１９９０ 年代的香港

　 　 董啓章在《地圖集》（原名爲《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

考古學》）、《夢華録》（原名爲《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繁勝録》（原名

爲《Ｖ城繁勝録》）和《博物誌》這四本書重新出版之際〔２〕，寫了

一篇具有總結色彩的文章：《Ｖ 城系列總序》。當中，董啓章論

及他希望運用小説的體裁，“來書寫香港這個城市的歷史和生

存狀況”〔３〕，城市自然成爲“Ｖ 城系列”的書寫對象和内容〔４〕。

這種對於城市的關心，除了出自作家個人的興趣外，也許與回歸

前後那片壓在香港人心頭的“失城”陰霾有關〔５〕。黎海華在分

析 １９９０ 年代的香港短篇小説時便指出，香港作家不約而同地在

書寫城市的同時，渴望爲那些終必消失的“老街”留下遺言〔６〕；

“老街”之所以值得書寫，除了因爲它是富有歷史感的城市景

觀，也由於它代表了舊日的生活形態。如果董啓章在《永盛街

興衰史》（１９９５）、《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１９９７），

以後設小説的寫法突顯了於歷史叙述裏重新發現“香港文化身

份”的不可能性〔７〕；《Ｖ城繁勝録》（１９９８）以文字再現城市空間，

呈現 １９９０ 年代香港城市文化，嘗試建構“香港文化身份”〔８〕；那

麽“Ｖ 城系列”的《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則是一本“本地城市風物紀

録”〔９〕，通過記述 ９９ 件在 １９９８ 至 １９９９ 年間出現的流行物品，通

過人和物的關係來書寫城市〔１０〕，集中刻畫香港人在消費社會裏

的生存狀況。

在討論《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香港、消費文化三者的關係之前，筆

者有必要介紹“消費”此一關鍵概念。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指出，“消費”（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一詞意指“享用各種各類

貨品與服務”，在早期英語中含有摧毁、耗盡之意；直到 １８ 世紀

中葉開始，被置入生産（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與消費這組關係中理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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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被廣泛使用〔１１〕。羅伯特·鮑柯克（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ｃｏｃｋ）曾深入考

察何謂“消費”，他提到“消費”從 １９８０ 年代開始成爲各種社會

理論關注的焦點〔１２〕；至於資本主義結構中的“消費”最早可以

追溯至 １７ 世紀下半葉的英國〔１３〕，並隨著工業革命和城市生活

的增長持續發展。到了 ２０ 世紀初，美國汽車生産商亨利·福特

（Ｈｅｎｒｙ Ｆｏｒｄ）爲一般家庭製造了第一款可以大量生産的汽車，

同時付給勞工很高的工資，讓這些勞工家庭有能力購買這些汽

車，把美國推向大量生産和大衆消費的時代，形成了“福特主

義”（Ｆｏｒｄｉｓｍ）〔１４〕。隨著工資標準化和科學管理方式，商品得以

大量生産，生産成本得以降低。商品生産成本降低造成的價格

下降，擴大了需求；而需求的擴大又促進了商品的大量生産。大

衆消費現象正是伴隨“福特主義”而出現的〔１５〕。到了 １９５０ 年

代，大衆消費逐漸成爲歐洲（美國早已起步）現代資本主義的核

心〔１６〕，歐美社會更出現了好些以消費爲生活風格重心的團

體———藉由運用消費品（例如穿衣、穿鞋）來建構團體的認同

感〔１７〕。消費對現代人越來越重要，逐漸取代生産性的工作成爲

現代人生活、認同感及自我觀念的核心。鮑柯克認爲，這種轉變

甚至被視爲社會邁向“後現代”的重要標記〔１８〕。

各種消費文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資本主義的持

續擴張而進入亞洲。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和 １９６０ 至

１９８０ 年代的資本主義發展，香港在 １９９０ 年代已可列爲消費社

會（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羅孚在 １９９３ 年出版的《香港文化漫遊》

中説：“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生産和消費是它主要

的運轉環節。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費文化。”〔１９〕陳啓祥

亦表示：“香港文化、香港人的意識以往建基於共同消費，至現

在依靠共同經濟結構，維繫於一個共同認同的香港式資本主

義。”〔２０〕香港文化，甚或香港式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即在其消費文化。這一點也得到李歐梵的認同，他在談論香港

的“主流”文化時，便形容這是一種以高級消費爲主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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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２１〕。

不能忽略的是，香港文學與消費文化向來糾纏不休。羅貴

祥指出，１９６０ 及 １９７０ 年代的香港純文學作家如劉以鬯、崑南與

大衆文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既寫作純文學作品，又在消費娛樂

刊物、綜合日報當過編輯，甚而寫出不少純粹爲了迎合讀者口

味，只供讀者消費的流行小説。１９７０ 年代冒起的作家如西西、

也斯等，亦在大衆消費刊物上撰寫專欄和發表連載小説。這些

香港作家的純文學作品，並未徹底融合於消費潮流之中，往往在

挪用大衆文化的意識和形象之餘，保持清醒的反思〔２２〕。如果城

市書寫不免懷有爲城市“造像”的動機，１９９０ 年代以純文學作家

姿態踏上文壇的董啓章，寫出一本既挪用了種種消費文化元素，

又處處反思消費文化的《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也就不難理解。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不止於紀録活在消費社會裏的衆生相，更是

一次對消費文化邏輯的模擬（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它以其物質形式和

内容呈現了董啓章對消費文化的認知和反省，在香港城市書寫

及董啓章的創作歷程裏，别樹一幟。不過，歷來評論者似乎都忽

略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重要性，所論甚少〔２３〕。本文旨在借用羅

蘭·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的符號學理論、齊格蒙特·鮑曼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和尚·布希亞（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弗雷德里

克·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的消費文化理論來分析《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探討《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物質形式如何模擬消費文化的運

作邏輯，小説文本如何呈現及反思消費文化對現代人生活的影

響，以及《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於董啓章創作歷程及香港小説中的文學

位置。

二、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對消費
文化運作邏輯的模擬

　 　 董啓章在早期作品《安卓珍尼》的序曾説：“我發現，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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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模擬。……然後我發現，與其説我是在寫小説，或者是創作

小説，不如説我是在模擬小説。”〔２４〕“模擬”一直是董啓章小説

創作的重要理念。例如他在《安卓珍尼》裏安插了大量模擬生

物學論文的文字，《地圖集》則是模擬掌故、學術論文，《Ｖ 城繁

勝録》模擬宋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等〔２５〕。《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也不例外，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模擬對象，則從文類擴展到消費文

化的運作邏輯。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中文名字可譯作“目録册”。這個名字馬上讓

人聯想到置放在商店供消費者參考的商品目録册。商品目録册

上的商品通常是成系列地列出，不會單獨出現。商品目録册通

常由某一産品品牌提供，列出最新款的商品，並附以價錢和宣傳

文字，目的在引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與廣告的功能相若，成爲

消費的生産（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體系裏的一個環節。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無論是書籍設計、印在簡介裏的宣傳文字，還是寫

作策略的選擇，《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皆有對之模擬的地方。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外形經過精心設計———小説集高度達

２８５ ｍｍ（高度接近坊間的時尚雜誌），寬度卻只有 １１０ ｍｍ（只有

普通雜誌的一半，甚或更窄），與常見的圖書尺寸明顯不同；内

頁四色印刷，不少頁面更是全幅彩色插圖，與一般内頁以文字爲

主的純文學小説大相徑庭。

文字方面，每篇小説的字體皆以某種特定的顔色來印刷

（例如黄色、紅色），有些更在排版上做出别出心裁的處理；像

《Ａｉｒ Ｊｏｒｄａｎ》的故事環繞一對穿 Ａｉｒ Ｊｏｒｄａｎ 籃球鞋的大學生情

侣，文字編排於是模仿籃球的外形，排列成半圓形〔２６〕。這種講

究的書籍設計，張灼祥認爲能够達到包裝漂亮、設計獨特的效

果，可以爲讀者帶來一種新奇的感覺。他甚至■以爲這是一本

藝術作品展的場刊〔２７〕。筆者相信，《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包裝設計不

僅希望讓一本書看來更漂亮而已，它更希望把這本書變成一件

藝術收藏品———通過獨特的外形設計和大量插圖，爲小説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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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藝術品味”的形象（ｉｍａｇｅ），讓購買《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讀者感

到自己不僅買了一本書，還買進了一件藝術收藏品。

９９ 篇小説當中，有 ７９ 篇配以彩色插圖，佔全部小説的

７９． ８％；這些插圖主要由電腦圖像、繪畫、攝影組成。全書共有

１８９ 頁，有 ９４ 頁附有插圖，佔全書頁數的 ４９． ７％。插圖的比率

比起董啓章任何一部已經出版的小説都來得高。（舉例來説，

董啓章以年輕人爲寫作對象的校園小説《練習簿》，雖然每篇小

説均附有插圖，但只佔全書頁數的 １６． ７％，而且很多插圖均重

複出現，綫條亦非常簡單。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夢華録》，雖然有全

頁插圖 ３３ 幅，也只佔全書頁數的 １１． ７％。）據筆者觀察，１９９０ 年

代的香港小説甚少配有插圖，即使有，所佔的比率亦遠遠不如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布希亞在分析當代高度工業化都市的文化形態

時，認爲在一個充斥巨量影像、符號、幻影的擬像（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

社會裏，文字媒體會漸漸失去吸引力，或是轉型，或是以圖片代

表文字。依照這種傾向，擬像帶給人類的即刻感受力之强度，成

爲溝通過程是否具有吸引力之標準；而觀衆的傾向是接受感官

感受强的影像〔２８〕。由此可見，豐富的插圖和獨特的設計讓消費

者購買《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誘因增多了———不僅因爲它是一本小

説，更因爲它的設計和插圖能給予消費者超越文字的感官感受。

羅蘭·巴特在《流行體系》（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ｌａ Ｍｏｄｅ）一書提出

“書寫服裝”的概念，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的設計。巴特指出，任何一本時裝雜誌都有兩種服裝，一種是

“意象服裝”（以攝影或繪圖的形式呈現），另一種則是“書寫服

裝”（將這件衣服描述出來，轉化爲語言）〔２９〕。巴特指出，照片

把服飾當做直觀的整體，但“書寫服裝”能够從照片裏的衣服挑

出某一要素，以語言刻意强化其價值，好造成明確的標記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３０〕；這些具有强調作用的標記屢屢見於《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設計。《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通過書籍設計來把自己塑造成

一件藝術收藏品；爲了不減弱直觀的效果，《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封底没

８３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有像一般的小説那樣載有内容簡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内容簡

介，主要印在書腰和夾附於書内的插頁卡上（兩者都可以自書

的本體分離）。書腰的描述相當簡約，以“Ｙ２Ｋ 小説新風尚”和

“筆記小説”來指稱《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插頁卡則寫道：“今次的《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寫 ９８ 至 ９９ 年間的 ９９ 件流行物品，共 ９９ 篇筆記小説，

紀録了物的世界的奇幻愛情故事。”〔３１〕借用巴特的概念，印在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書腰上的文字具有標記的强調作用，能够激起消

費者的購買慾〔３２〕。書腰對《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描述爲“Ｙ２Ｋ小説新

風尚”、“９９ 件流行物品的私人用法”、“９９ 篇故事組成的集體夢

幻”。這些標記提醒讀者，只要你翻開此書，即能感受“Ｙ２Ｋ 小

説新風尚”，了解“流行物品的私人用法”，得到一種“夢幻”的體

驗。這種標記甚少出現在 １９９０ 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上，即使董

啓章過往的作品，亦没有運用類似的標記〔３３〕。此外，“新風

尚”、“流行物品”都旨在强調此書貼近時尚的特性，暗示讀者在

閲讀小説的過程裏，能够得知 １９９８ 至 １９９９ 年間有哪些物件屬

於“流行物品”，好掌握最時尚的消費資訊。另一方面，如果讀

者在購買《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同時，一併購買同系列的《Ｈａｒｄ

Ｃｏｐｉｅｓ》和《Ｂｃｃ》，書腰承諾讀者將會獲得＄３０ 的折扣優惠。這

種由出版社主動提供購書優惠的銷售策略，在當時的香港文學

市場雖屬罕見，卻是一種符合消費文化邏輯的營銷策略。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寫作策略亦表現出一種對消費文化的刻意

挪用。《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 ９９ 篇小説，每篇皆以一種流行物品爲

名，發展成一篇約一千字的筆記小説。李婉薇在分析當代筆記

體小説時，指出筆記小説的叙述方式以簡約、樸實爲主；通常展

現爲單一的叙述角度和時間推移。對於人物的心理描寫幾乎不

作刻畫，多數由叙述者複述或作間接報導。事件推進多以概述

交代〔３４〕。由於每篇小説在情節上没有聯繫，讀者能自行決定從

書中的某一篇小説開始閲讀，加上每篇要求的閲讀時間不多，讀

後馬上就得到一種即時、迅速的滿足感。如果閲讀每篇小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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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得到“夢幻”體驗的消費行爲，讀者的需求和滿足之間的

距離（閲讀時間）大大縮短了。讀者在完成一次消費後，很快便

可以進行另一次新的消費。

陳嘉玲曾以張小嫻爲例，分析受消費文化邏輯支配的流行

愛情小説生産機制。她分析了張小嫻“愛情專家”形象的建構

過程，而書的題目、包裝、封面設計，甚至是印刷在作品封底或封

面内頁的作者介紹，對“愛情專家”形象的建構及書的銷售亦肩

負了相當作用〔３５〕。從前述的分析可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未嘗不是

刻意要建構一種時尚、富有藝術品味的夢幻形象，藉此吸引更多

的消費者。

然而，如果把《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出版視爲一次向流行文學的

全面靠攏，一次向消費文化運作邏輯的無條件順從，結論未免下

得太早。畢竟，董啓章表明模擬就是距離的建立，是主動製造新

距離的方法〔３６〕。因此，模擬者與被模擬對象之間終究有差距。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無疑在許多地方契合消費文化邏輯，但它的某些

設計，卻又明顯地與消費文化的運作邏輯背道而馳。

首先，封面選擇了紅色爲主色、黑色文字及部分圖案的色

彩。紅色在傳統上予人激情和富侵略性的感覺，而黑色則和尊

嚴、壓抑有關〔３７〕。布希亞在論及物品如何以色彩營造“氣氛”

（ａｍｂｉａｎｃｅ）時，提及當代的商品大量運用粉彩（ｐａｓｔｅｌ）色系，而

非像紅色和黑色這些純色。的確，相對《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所運用的

兩種純色，香港的流行小説封面大量使用粉彩色系（例如粉紅

色、粉藍色）〔３８〕，以造成一種舒適、温柔的視覺效果。

至於《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書籍設計，湯禎兆曾經指出它存在一

種“ｏｖｅｒｄｅｓｉｇｎ”（過度設計）的問題〔３９〕。例如在《貼紙相》一文

中，頁面以黑色爲底色，文字則運用了紫紅色，讀者需要花很大

的力氣才能認讀當中的文字〔４０〕。《Ｄｅｐ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的文字在同

一頁内既有直排又有横排〔４１〕；全本小説除了《ＩＸＵＳ》一篇

外〔４２〕，文字的字形大小皆爲 ８，單行間距〔４３〕；細小的文字密密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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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地排列在一起，加上書的大小和厚度均讓讀者在翻閲時倍感

不便，造成不少閲讀障礙。《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排版方式，與流行小

説講求舒適的閲讀效果恰恰構成强烈反差。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既部分套用消費文化的運作邏輯，又刻意在

某些地方反其道而行的做法，正是模擬手法的意義。筆者認爲，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模擬正是以一種高强度和高密度的方式，再現

了現代人在消費社會的生活經驗———《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書籍設計

讓讀者在閲讀過程中，感受到一種零碎、影像與幻影充斥，被爭

奇鬥艷的商品環繞的體驗。論者在討論香港文學，甚或董啓章

的城市書寫時，多數只從内容出發開展討論，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提

醒我們，它的書籍設計同樣承載了香港城市文化的特色。接著，

筆者將會把分析焦點置於《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内容上，析論董啓章

如何從“液態之愛”、“符號消費”、“物化人生”三個方面，呈示

香港這個消費社會裏的人生處境。

三、 受消費文化支配的生存狀況：“液態之
愛”、“符號消費”、“物化人生”〔４４〕

　 　 齊格蒙特·鮑曼於 ２０ 世紀末提出“液態現代性”（ｌｉｑｕｉ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認爲現代社會隨著科技在速度上的提升，交通和傳

播媒介的發展，形塑現代社會文化的關鍵因素不再是空間和地

域，乃是時間、速度與變化〔４５〕。“液態之愛”（ｌｉｑｕｉｄ ｌｏｖｅ）是鮑曼

自“液態現代性”延伸出來的概念，用以闡釋消費社會的愛情觀

念。鮑曼在闡釋“液態之愛”時，指出人們既渴望共處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ｅｓｓ）帶來的安全感，切盼“關聯”（ｒｅｌａｔｅ），但又對“處

於關聯”的狀態戒慎不已，害怕這種狀態會帶來負擔，限制他們

的自由〔４６〕。《Ｃｕｔｉｅ Ｐｕｎｋ》所寫的愛情故事，正好是一場“液態

之愛”。故事裏的小髀和男朋友阿拔雖然經歷了多次的離離合

合，但結果還是在一起〔４７〕。不過，當阿拔提出待小髀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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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她結婚，小髀卻不願意：

她一邊感動想哭，知道阿拔真心愛她的，世界上再也找

不到如此待她的男子，另一邊卻對結婚之説大爲反感，以爲

這簡直是剥奪她的自由。小髀口中於是剛剛説出：你真係

肯娶我嗎？你真好！突然又説：結咗婚重有人肯同我玩

咩？你都傻嘅！〔４８〕

小髀渴望共處帶來的安全感（因爲阿拔向她求婚而感動），但又

對愛情關係裏的長期承諾———婚姻———感到戒慎不已，認爲這

種關聯是“剥奪她的自由”，會成爲她生活的負擔，限制她玩樂

的自由（害怕婚後會被朋友疏遠），因此不願接受婚姻的束縛。

小髀言語中的急劇變化正好反映了她對愛情的看法與鮑曼提出

的“液態之愛”相符。

詹明信指出，消費社會的規律驅使我們不斷生産日新月異

的商品，務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産成本賺回，並且把利潤不斷翻

新下去〔４９〕。這種生産模式鼓勵一種在瞬間獲得滿足並棄置的

生活方式。人們於是受到訓練，“要把世界看做裝滿可棄置即

一次性利用的物品的巨大容器。整個世界都是———包括其他所

有的人。每一樣東西都是可以替换的，而且最好能够替换”〔５０〕。

這種消費式的愛情關係構成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主調。《漁夫帽》

裏的遊遊在酒吧工作，雖然由始至終都戴著漁夫帽，但每一頂都

只戴一次，永不重複〔５１〕。這種對待物品的態度正是消費主義的

精粹———消費主義不在乎積累商品，而在於使用商品，並在使用

後丢棄它們〔５２〕，遊遊對待漁夫帽的態度與她對待追求者的邀約

並無二致：她與他們每一個都約會一次，絶不重複〔５３〕。有些男

性因此認爲遊遊水性楊花，殊不知遊遊遵循的正是“液態之愛”

消費主義法則———伴侣關係絶非地久天長，乃是即用即丢。這

種把他人當作消費對象的生活模式正是消費社會所鼓勵的〔５４〕。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轉化爲人對商品的關係，任何經過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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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和犧牲才能形成的東西都不被需要。對於遊遊來説，任

何與她外出的男性就像漁夫帽一樣，不過是一件用舊了便可以

替换的消費品；在消費社會裏，“不用長期緊抓著商品不放（且

絶對不能長到讓厭煩開始滋生）的人，才是勝利者”〔５５〕。

“液態之愛”認定任何爲關係許下的承諾，就長期來説皆毫

無意義〔５６〕。鮑曼提醒我們，没有人在消費社會期待商品能够久

用；既然汽車、電腦或手機都會因爲“全新升級版”的推出而被

無情丢棄，伴侣關係又憑什麽能免除這種命運〔５７〕？《迷彩》的

小澈，和她交往的男人“如萬花筒般輪轉”，没有一個長久。誠

如洛楓所言，這種“朝生暮死的愛情故事”構成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的主調〔５８〕。如果愛情不過是一次消費的行爲，選擇的準則便是

“適合”與否。《貼紙相》裏的紀香，即使“内心幾經交戰”，還是

因爲“覺得小哲比較適合自己，性情爽朗，玩得，不像阿平般嚴

肅，終於就向阿平提出分手”〔５９〕。紀香決定和阿平分手，只因小

哲更“適合”自己，也不顧小哲本來的女朋友隆子是她的朋友。

愛情能否維持的關鍵在於“適合”與否，找到更“適合”的替代對

象後，原來的戀愛對象便可以放棄。當人們面對愛情猶如面對

商品時，他們便完全無須考慮忠誠與否的問題，畢竟没有人在丢

棄一件商品時，會詢問它們的意見。這種消費式愛情觀在

《ＦｕｊｉＦｉｌ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中也有充分的體現。永釗和小樹在朋

友介紹下認識，由於兩人都不愛逛街和吃喝玩樂，反而可以常常

談些不爲什麽的興趣。一段時間後，永釗突然消失，没有再打電

話給小樹，二人的交往也就無疾而終。永釗後來對那位介紹他

認識小樹的朋友表示，小樹是世上絶無僅有的好女孩，只是他已

經失去那種感覺〔６０〕。無論小樹的條件多好，當戀愛的新鮮感消

費殆盡後，二人的關係亦無從維持。

除了“液態之愛”，《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對“符號消費”（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的刻畫亦可謂絲絲入扣。“符號消費”由布希亞提

出。由於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産力，造成商品積累。配合大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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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心的出現，商品得以在櫥窗和貨物架上，以系列的方式集體

陳列，供消費者選擇。商品所展現的，不再單單是商品本身的使

用價值（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更是各種附加的情感體驗。人們選購商品

的指標，亦不再純粹是商品的實用功能，還有商品所代表的形象

（ｉｍａｇｅ）。大衆的消費形態亦逐漸轉化爲一種“符號消費”〔６１〕。

在時尚邏輯的運作下，人們消費的不再只是商品本身，還有商品

的標記（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如果把商品理解爲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ｅｒ），標記理解

爲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的話，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全賴時尚邏輯操

控，是武斷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人們消費商品的性質改變了，不單消

費它的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還有由標記所構成的差異（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舉例來説，一臺洗衣機不僅能够清潔衣物（洗衣機的功能），還

由於它是舒適、地位的標記。於是，商品組成了一個符號系統，

而消費就是這種符號的系統化操控活動〔６２〕。

正如第二節所述，《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以“Ｙ２Ｋ 小説新風尚”爲標

記，本身即體現了“符號消費”的邏輯。這種邏輯同樣支配著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人物生活。《ＬＶ Ｖｅｒｎｉｓ》裏的零美是一位樸實

的女孩，和路輝在大學一年級時成爲戀人。未幾路輝移情别戀，

喜歡了常常掛滿一身名牌的日文系女孩 ＢＭＷ。一天路輝在泳

池旁邊向她提出分手，她看見 ＢＭＷ肩上掛著一個 Ｌｏｕｉｓ Ｖｕｉｔｔｏｎ

Ｍｏｎｏｇｒａｍ皮袋在不遠處等候。那天以後，零美拼命儲錢，花一

萬元買了新款的粉藍色 ＬＶ Ｖｅｎｒｉｓ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才再次來到路輝和

ＢＭＷ跟前，用小剪刀剪下了路輝頸後的一撮髮〔６３〕。零美剪下

路輝的頭髮可以視爲兩人正式分手的象徵，即使路輝後來打算

與零美復合，零美早已無意。值得注意的是，爲什麽零美選擇在

買了 ＬＶ Ｖｅｎｒｉｓ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後，才出現在路輝和 ＢＭＷ的跟前？ＬＶ

是路易威登（Ｌｏｕｉｓ Ｖｕｉｔｔｏｎ）的簡稱。路易威登是法國品牌，始於

１８５４ 年；産品包括各類皮具、時裝等。路易威登在官方網頁標

榜：“夢想，經典，傑作———每件路易威登的産品都是完美質素

及一流工藝的結晶。”〔６４〕布希亞指出：“在消費社會的架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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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ｓｔａｔｕｓ）的概念，作爲社會存有的決定標準，越來越傾向於

簡化，並和‘地位’（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概念相會合。”〔６５〕純樸的零美在

買了 ＬＶ Ｖｅｎｒｉｓ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ＬＶ Ｖｅｎｒｉｓ 乃路易威登在 １９９８ 年首次

推出的手袋系列）後，才自信自己能與一身名牌，帶著 Ｌｏｕｉｓ

Ｖｕｉｔｔｏｎ Ｍｏｎｏｇｒａｍ皮袋的 ＢＭＷ擁有相等的“地位”，能够自信地

站在她和路輝跟前。這種微妙的心理感覺完全源自對 ＬＶ

Ｖｅｎｒｉｓ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的“符號消費”。

關於“符號消費”，《Ｓｕｎｄａｙ》是另一個相當適合用以分析的

例子。《Ｓｕｎｄａｙ》講述如欣一直喜歡意昭，卻因爲不知道對方的

心意，無疾而終。結果，如欣接受了教會内一位男士的追求。過

了一段日子後：

如欣四處看到 Ｓｕｎｄａｙ 的廣告，有孫中山、甘地和甘迺

迪的頭像，説三月一日是獨立日。電視廣告中有仿佛爭取

民主的東歐群衆，憤怒衝開軍警防綫，向天空抛擲舊手機。

如欣經過 Ｓｕｎｄａｙ電訊公司專門店的時候，突然駐足，問服

務員獨立日是甚麽意思，那女孩子就説：即是自己做決定

囉！如欣就坐下來，説要帶號碼轉臺，服務員問她舊電訊商

的合約什麽時候期滿，她就説：簽了兩年，已預繳，三千幾

元，還有二十一個月。店内的服務員都吃驚，以爲她開玩

笑，再三確認：小姐現在轉臺，之前付的錢就没有了啊！如

欣卻説：我知道，没關係。服務員紛紛好奇追問：是舊公

司服務不好嗎？如欣只是説：我喜歡你們。

這是一個星期天，如欣拿著的手提看來没有分别，號碼

也跟先前一樣，但她卻覺得焕然一新。她決定，打電話給意

昭，告訴他，想見他，從一開始。〔６６〕

Ｓｕｎｄａｙ是一家香港移動電話服務供應商。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日開

始，香港手提電話用户可在轉换服務供應商時，續用原有號碼。

藉著這個機會，Ｓｕｎｄａｙ推出了小説所描述的那個廣告，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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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決定”、“獨立”作爲標記，藉此構成自己與其他流動電話服務

供應商的差異。如欣受到吸引，甚至毅然中斷跟舊電訊商的合

約。如欣爲此賠上三千多元，並非 Ｓｕｎｄａｙ 提供了較低廉和更有

效率的服務，而是因爲她受到“獨立”、“自己做決定”等標記的

吸引。如欣轉用 Ｓｕｎｄａｙ 的服務，就像消費了 Ｓｕｎｄａｙ 這個符號

所附帶的標記一般。故此，雖然她的手提電話、電話號碼跟往常

没有分别，她的心情已經完全不同了。這讓她鼓起勇氣向意昭

表白，作出一個屬於自己、忠於自己的決定。

布希亞曾就生活在消費社會的現代人作出如下描述：

就像狼童因生活在狼群之間而變成狼，我們也變成功

能性的。我們活在物（ｏｂｊｅｃｔ）的時期：亦即，我們靠著物的

韻律（ｒｈｙｔｈｍ）、依照物的不斷循環而生活。今天，是我們在

觀看物的誕生、完成及死亡；反之在以前的文明，是物、器具

及紀念碑在世代的人們之間苟延殘喘。〔６７〕

現代人因此無可避免地受物的韻律所感染，而充斥在消費社會

裏的物，自然就是各種各樣的商品。《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裏的物品改

變，甚至支配了小説人物原有的生活和節奏；筆者將這種情況稱

爲“物化人生”。《Ａｇｎｅｓ ｂ．》裏的家齊在火車站偶遇一位左肩

掛著 Ａｇｎｅｓ ｂ． 的女孩。家齊每天都與女孩坐同一班火車，卻苦

無上前結識的藉口。既然不知道女孩的名字，家齊只好在心裏

叫她 Ａｇｎｅｓ ｂ． 〔６８〕。小説始終没有交代女孩的名字，反以品牌名

字來代替。這是不是暗示，女孩的外表、特徵、性格皆不如她身

上佩戴的手袋品牌矚目？在消費社會裏，一個人使用的商品，其

品牌名稱甚至可以成爲名字的替代品，作爲供人記憶和辨認的

符號。

商品本來是爲了便利現代生活而存在，但有時反過來會限

制，甚至否定了現實人生。《ＰａｌｍＰｉｌｏｔ》裏的梨美，自從買了

ＰａｌｍＰｉｌｏｔ電子手賬後，把公私事務都記在手賬上。後來梨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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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電子手賬的功能影響，覺得編寫手賬時“有一種把命運掌握

在手上的幻覺”〔６９〕，越發把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花在手賬

編寫上，亦步亦趨地跟從手賬的編排來生活〔７０〕；“仿佛没有了手

賬，就會像艘没有導向系統的船艇，脱離既定的航綫，在漫無邊

際的汪洋中飄浮。”〔７１〕方便整理個人事務的電子手賬限制梨美

的行動，削弱了她靈活處理現實生活的能力。《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ＤＶＤ》

裏的 ＱＱ茵素有“電影少女”之稱，從早到晚都窩在電影院裏。

後來，她和正 Ｂ 買了手提式 ＤＶＤ 機後，便無時無刻不在看

ＤＶＤ，不念書、不打工、正事壞事都不做，終日閉鎖於 ＤＶＤ 的虚

幻世界，和現實世界嚴重脱節〔７２〕。手提式 ＤＶＤ 機的出現，爲人

提供了在室外觀看電影的便利（不再局限於電影院），方便人在

長途旅程中觀賞電影來解悶（不管在飛機還是火車上）；但在

《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ＤＶＤ》裏，手提式 ＤＶＤ機卻成爲侵蝕、消解現實人生

的物品，把使用者封閉於虚幻世界。小説提到有一次燒烤旅行，

ＱＱ茵因爲 ＤＶＤ機没電而大發脾氣，要不是正 Ｂ 把自己的 ＤＶＤ

機借給她看，她也不會化怒爲笑〔７３〕。無論現實世界發生什麽事

（正在舉行燒烤旅行），ＱＱ 茵也毫不關心。只有在手提式 ＤＶＤ

機没電的時候，ＱＱ 茵才會短暫回到現實之中（發脾氣）。戲院

總有關門的時候，但手提式 ＤＶＤ 機的出現，讓 ＱＱ 茵可以永遠

停留在那個光影世界，不必離開。可以説，ＱＱ 茵的現實人生被

手提式 ＤＶＤ機否定了。如果説前述的三個例子説明了物品在

不同程度上改變了人物的行爲，《Ｂｅａｔ Ｍａｎｉａ》甚至展現了一種

物品對人物生活的操控。《Ｂｅａｔ Ｍａｎｉａ》講述沉迷玩“Ｂｅａｔ

Ｍａｎｉａ”（一種按照指定節拍敲打黑白鍵的電子遊戲）的 Ｈｉｐ 好，

無論一舉手一投足，都不期然按照一定節拍，甚至厭惡别人打斷

她的節拍：

Ｈｉｐ好也不明白，她越是把自己的人生納入節奏，就好

像越和整個世界脱板。她無法適應人家生活的粘滯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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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人家也無法準確掌握她身心的拍擊。Ｈｉｐ 好以爲只有

在機鋪，才能找到她的 Ｂｅａｔ 同道。但幾個 Ｂｅａｔ Ｍａｎｉａ 玩得

厲害，又對 Ｈｉｐ好有意思的男孩，都無所適從，示愛不是太

遲，就是太早。〔７４〕

“Ｂｅａｔ Ｍａｎｉａ”製造出來的節拍本來只爲人們提供娛樂，卻逐漸

成爲 Ｈｉｐ好的生活節奏，操控了她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消

費社會的物品不再僅僅爲人所使用，消費；物品甚至融入人們的

生活，改變和操控人們的生活習慣。

當消費滲透進現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人的愛情越發

成爲一種聚散不定的“液態之愛”；人們消費商品的性質亦由物

品本身轉向“符號消費”；時刻被各種商品環繞的城市人難免過

上一種“物化人生”。董啓章言及，在 １９９８ 至 １９９９ 年間，他“每

星期翻潮流雜誌，尋找最爲當時得令的消費品做主題，寫了 ９９

篇短小的故事”〔７５〕。董啓章把自己對潮流消費品，以及那些受

消費文化支配的生存狀況記録成册，寫出一本消費社會的衆

生相。

四、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對消費文化的反思

洛楓評論《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時曾經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以小説嚴謹的藝術形構載述流行商品潮流的過程

中，如何拿捏當中的距離和標準？如何在書寫故事時既全

情投入或代入那些通俗的品味中而同時又握著清晰的批評

角度，隨波而不逐流？〔７６〕

洛楓關心董啓章如何一邊全情投入地感受潮流，同時又能保持

對潮流（或消費文化）的敏鋭反思。筆者認爲《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雖然

映現出消費社會裏的現代人生存狀況，充分顯示消費文化對現

代人的影響，但這部小説並不止於呈現出消費文化難以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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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還隱含了作者對消費文化之反思。

消費文化以人對物品的態度來塑造愛情，造成流動易逝的

“液態之愛”。可是，消費社會裏的愛情也不必然是“液態”的，

不斷更换身邊物品的現代人也不總是對長久的愛情無意。

《Ｓｔａｒ ＴＡＣ》裏的星之少女每星期都更换手提電話機殼，對於换

什麽機殼都無所謂，别人便以爲她是貪新忘舊，是那種三天不到

五天便换男朋友的女孩。當劉澤聲問她爲什麽不换一部新的手

提電話時，她卻斷言此機不能换。劉澤聲於是追問她爲什麽又

常常更换機殼時，她便説：“那不過是軀殼吧。”後來劉澤聲發

現，星之少女一直在等待某人的電話，而她的電話號碼，只有某

人才知道〔７７〕。星之少女雖然不斷更换手提電話的機殼，卻不肯

更换手提電話，一直堅持用這部電話來等待某人致電給她。誠

然，即使星之少女更换了手提電話，某人都可以憑同樣的電話號

碼找到她，她卻賦予了這部手提電話一種不能被取代的意義，一

種“私人用法”。易言之，透過加入“流行物品的私人用法”〔７８〕，

流行物品亦可以盛載特殊的情感經驗，反映物主的獨特個性。

星之少女的手提電話不再僅是一件可以隨時更换的物品，而是

布希亞所謂的“獨特物件”（Ｌ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ｉｎｇｕｌｉｅｒｓ）。“獨特物件”

與中立化（没有特殊質性、平庸者）、世界性、全球性相對立；它

自外於所有如社會、政治、空間甚至美學等等附加的詮釋〔７９〕；褚

瑞基在闡釋“獨特物件”時表示：

“獨特物件”的意義並非説一個物件的獨一無二性，而

應該被解釋爲一種可以超過作爲説明它原本意義的“另

外”意義。“另外”所暗示的是它的可再詮釋性，它必定不

屬於任何成見下、定論下的結果。〔８０〕

縱然星之少女的手提電話可以隨時更换機殼，但機殼下面的手

提電話卻是“獨特物件”，見證著她藏在心底的那份對未曾來電

的某人獨特貴重的、不容替换的深情厚誼。即使是同一型號的

９４４對消費文化的“模擬”、呈現與反思　



手提電話，星之少女手上的那一部仍然因爲盛載獨特的意義而

與衆不同，擁有“另外”的意義。此外，《Ｓｔａｒ ＴＡＣ》亦表明在愛情

易逝的消費社會裏，董啓章相信仍有像星之少女那種忠於一份

感情，始終如一的人。可見，主體的能動作用在個人感情層面仍

然備受肯定，未必只能隨著消費文化的邏輯來運轉。

消費社會充滿了符號與影像，大型購物中心的櫥窗和貨物

架紛呈並置了各種五光十色的商品。新的商品不斷出現，透過

媒體的廣告，與奢華、奇異、美、浪漫聯結一起，商品原來的用途

和功能卻越來越難以解碼（ｄｅｃｏｄｅ）出來。符號與影像的無止

境激增，逐漸消解了想像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差别。《Ｄｒｅａｍｃａｓｔ》

裏的世嘉常常到阿梨夢的電子遊戲店玩，遇上一次奇幻的經歷。

他在玩阿梨夢送他的 Ｓｏｎ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時（世嘉公司出産的一種

電子遊戲，以超音鼠爲主角），控制著超音鼠在虚擬世界裏左衝

右撞，最後直奔宏偉的魔幻世界堡壘———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ｇｏｒｉａ。

後來，世嘉的朋友阿高説，Ｓｏｎ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裏根本没有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ｇｏｒｉａ。世嘉回到商場，發現阿梨夢的店忽然消失了：

原位開的是一間潮流衣物店，店名就叫做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ｇｏｒｉａ。櫥窗上陳列著 Ａｇｎｅｓ ｂ．、Ｈ． Ｇ．、Ｍｉｕ Ｍｉｕ、

搭帶鞋、豹紋腰袋、灰絨裙、格子百褶裙、迷彩斜布長

裙……〔８１〕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ｇｏｒｉａ是《愛麗詩夢遊仙境》裏，愛麗詩身處的奇

幻之地，用這來作爲一間潮流衣物店的名字，配合櫥窗裏各種各

樣的流行商品，加上世界對虚擬世界的投入和阿梨夢的電子遊

戲店突然消失，不禁令讀者反思，身在消費社會，是否就像愛麗

詩一樣，身處奇幻之地，卻終究只是一場夢？時尚邏輯所帶來的

種種夢幻經驗，會否就像愛麗詩的夢一樣，美麗而不真實？真實

和想像，在消費社會又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正如符號消費的概念所言，商品的形象是透過各種廣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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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雜誌等時尚邏輯來加以確立，成爲一種共識的。人們往往憑

著别人使用的商品來進行辨認、解讀。可是，擁有某件物品便等

於認同那些標記也只是時尚邏輯建構出來的思維定勢，人的性

格行爲未必總是受物品的標記所限定。《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的理花，

自從戴了一隻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精工集團生産的一種手錶）後：

時間就開始過得特别慢，也不知是 Ｓｅｉｋｏ ＬＫ 改變了她

的生活節奏，還是她終於找到配合她的生活節奏的計

時器。〔８２〕

根據精工官方網頁的介紹，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是專爲女性設計的品牌，

Ｌｕｋｉａ代表著女性的四種氣質和個性，分别是光輝耀眼的

（Ｌｕｃｉｄ）、朝氣蓬勃（Ｋｅｅｎ）、知性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及具行動力的

（Ａｃｔｉｖｅ）〔８３〕。如果物品的標記會影響人物的心理感覺，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對理花的影響不應該是叫她的生活節奏變得“特别慢”，

又或者與她本來便很緩慢的生活節奏相配；小説對理花的描述，

與 Ｌｕｋｉａ代表的四種女性氣質和個性可謂無一吻合。追求理花

的鋭文看見她戴著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馬上説他喜歡松隆子（松隆子在

１９９８ 年及 １９９９ 年皆是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的代言人），但理花卻不明所

以〔８４〕；看來理花並不是那種思考敏鋭的知性女孩。小説最後説

理花碰見鋭文牽著另一個女孩，跑著追趕校巴，而她看見時間尚

早，也不心急，慢慢踱步，讓校巴離開。筆者認爲，理花讓校巴離

開而不追趕的行動，同時象徵了她對鋭文離開一事並不熱心。

看來，戴了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 的理花的行動力並無提升，也没有顯得

朝氣蓬勃。當初，鋭文憑理花所戴的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 來判斷理花的

性格（例如以爲她喜歡松隆子），結果始終無法理解理花。在

此，《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對由“符號消費”和時尚邏輯建構的符號系統

提出質疑———人的真實性格及感情，未必總是與他使用的商品

有直接關係。要達致人與人的了解，還須倚賴真正的溝通。

消費文化雖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能够左右現代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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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方式。然而，董啓章認爲現代人不一定要被動地全盤接

受，反之，藉著在《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帶出“流行物品的私人用法”，董

啓章相信大量生産的消費品亦可以轉化爲“獨特物件”，帶有

“另外”的意義。此外，他對主體的能動作用持肯定的態度，引

導讀者思考消費社會帶來的夢幻體驗究竟孰真孰假，反思“符

號消費”和時尚邏輯建構的符號系統是否妨礙了人與人達成真

正的了解之類的重要問題。

五、 結論：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香港文學及
董啓章創作歷程中的獨特位置

　 　 羅貴祥曾經撰文從歷時性的角度探討香港小説表現的大衆

文化觀念。他指出早期的香港小説作者如劉以鬯、崑南（１９６０

年代）常常對“商品化的文學”、流行文學進行有意識的抵抗與

批評；西西的《我城》（１９７０ 年代）誕生於新舊大衆消費文化交

替的轉型期，雖對流行小説有批評，但態度不如劉以鬯及崑南般

强硬直接，甚至暗示了一種不能遽下標準的猶豫〔８５〕。劉以鬯、

崑南和西西都是香港文學公認的純文學作者，他們對流行小説

的批評（不論是强烈還是帶著猶豫）反映了純文學作者充分意

識到純文學與流行文學的分野；以創作純文學見稱的董啓章，亦

曾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間與鍾偉民就文學的“雅”（純文學）與“俗”

（流行文學）展開筆戰〔８６〕。可見香港作家十分關心“純文學”與

“流行文學”之辨一類的問題〔８７〕。許子東坦言，“純文學和流行

文學兩者的區别不易劃分卻很重要———尤其是在香港討論這個

問題”〔８８〕。他嘗試就“純文學”與“流行文學”提出一套分辨方

法———通俗文學（流行文學的主流）的目的與功能就是“娛樂”：

給讀者消閑、趣味和快樂；流行文學則更强調消費、流通、接收、

包裝。純文學的目的與功能則是個抽象的概念：“藝術”———創

造形式、變革語言、探討人性、注重獨創性〔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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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我們把《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置入這場香港“純文學”與“流行

文學”的討論中，將可以見出《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香港文學發展中的

獨特位置。如前文第二節所述，《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物質形式上模

擬消費文化的運作邏輯，挪用了不少流行文學的元素〔９０〕，而操

縱流行文學生産的正是消費文化。從小説文本分析的角度來

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内容上積極地呈現、反思現代人在消費社會

裏的處境，卻又貼近純文學的領域。《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之所以展現

出跨界的特性，全因爲董啓章積極求變———他認爲與其曠日持

久地從事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對立的爭論，或者以“後現代”的

方式抹消兩者的差别，倒不如積極地介入“差别”的界定動作

中，無論是以評論還是創作，去重畫既有的疆界〔９１〕。董啓章這

次實驗，既是董啓章對香港純文學與流行文學之間的“差别”，

一次主動投入與“重畫”疆界的實踐，也是 １９９０ 年代香港文學

的一次跨界嘗試（跨越純文學與流行文學）。

由是觀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正是董啓章擷取流行文學與純文

學的元素，融合彼此以後做出的重要文學實驗。透過推出《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董啓章嘗試爲本地的文學版圖重新畫出疆界。雖然這

次實驗在市場上並不見得成功———《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銷售數字從

未達到流行文學的水平（此書在易名爲《夢華録》出版前早已絶

版），董啓章往後亦轉向創作長篇小説，但《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香港

文學史上應佔一席。觀乎 １９９０ 年代的香港文學，我們鮮少發現

有小説像《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那樣，既在小説的物質形式上模擬消費

文化的運作邏輯，又在内容上積極地呈現、反思現代人在消費社

會裏的處境。當《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所描述的流行物品迅速老去，不

再流行之時，其中的文化思考仍然對處身消費社會的讀者深具

啓發。情形一如董啓章在《夢華録》的後記寫道：“我相信《夢華

録》的故事會像陳年舊酒一樣，越過時越有味道。”〔９２〕

若然把《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放回董啓章的創作脈絡中，不難發現

董啓章是一個敢於進行各種嘗試和文學創作實驗的作家。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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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析論《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書籍設計，説明它的種種獨特之處；下

文嘗試指出它的其他特點。《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是董啓章唯一一部不

以本名，而以“Ｋａｉ”爲筆名出版的小説集。據書内插頁卡所言，

作者之所以化名出書，“可能是因爲卡夫卡的 Ｋ，發音很好”〔９３〕。

無論這個理由是否屬實，董啓章化名出書，應該可以視爲一種求

變的宣示。這種求變的心態同樣見於該書的名字：“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此書没有像董啓章其他的小説那樣以中文爲名，反而

採用了英文書名〔９４〕。如此命名也許是出於系列的考慮———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並非獨立作品，它與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另外兩部

小説集———《Ｂｃｃ》（Ａｕｂｒｅｙ 著）和《Ｈａｒｄ Ｃｏｐｉｅｓ》（韓麗珠、劉芷

韻、葉愛蓮合著）組成名爲“Ｃａｔａｌｏｇ Ｓｅｒｉｅｓ”的系列推出市場。按

照書裏插頁卡的簡介，這是由一群年輕作者和設計者共同創作

而成的系列，他們希望把自己生活的時代“編成自己心目中的

格格，一個個人的、私有的、與别不同的 Ｃａｔａｌｏｇ”〔９５〕。這是董啓

章第一次與其他作家共同組成一個系列來出版小説，也是迄今

的唯一一次。

從内容上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繼承了董啓章早期作品《紀念

册》以物品開展故事的寫作方式，卻又與那份校園情懷截然不

同。《地圖集》、《Ｖ城繁勝録》和《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雖然都致力書寫

城市（香港），但在主題和形式上皆有所不同，共同組成一幅立

體的都市圖景。《地圖集》模擬學術論文和掌故，嘗試重構香港

的歷史，帶出歷史書寫是否真實的思考。《Ｖ 城繁勝録》模擬風

物誌，呈現了世紀末的香港都市空間。至於《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則以

模擬手法、複雜多變的小説技藝，繪出了一幅又一幅以“液態愛

情”、“符號消費”和“物化人生”爲題旨的城市人生活速寫，並以

小説反思種種對抗消費文化宰制的可能。《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關心現

代社會人與物件共處的生活狀況，當中涉及的“物品的私人用

法”（把大量生産的、無個性的商品化爲己用，爲它們烙上獨特

生命印記的使用方法）下啓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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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書寫”〔９６〕。

“過時的美學”———董啓章在《夢華録》的後記如此形容回

首重看《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時的感覺〔９７〕。物换星移，《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書

寫的 ９９ 件流行物品在《夢華録》再版的 ２０１１ 年，不是煙消雲散，

便是收藏家的懷舊對象。然而，這部紀録了各種時尚物品的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卻始終在香港文學，以及董啓章的小説譜系裏佔

有特殊的位置，與其他董啓章作品構成一種互補與對話的關係。

（作者：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注釋：

〔１ 〕　 本文投稿《人文中國學報》，蒙三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方修訂而成，

在此謹致謝忱。本文底稿源自 ２００６ 年呈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的哲學碩士學位論文第三章，大幅修改後始成本文。蒙香港中文大學研究

院授權修改後發表，特此注明。

〔２ 〕　 這四本書皆寫成爲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當中《博物誌》則把董啓章於 １９９９ 年

至 ２０００ 年期間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刊登的專欄文章首次結集出版。見

董啓章：《夢華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２０１１ 年，１ 版），頁 ９—１０。

〔３ 〕　 《夢華録》，頁 ９。

〔４ 〕　 同上書，頁 ６。

〔５ 〕　 趙稀方認爲，香港人因爲回歸在即，忽然産生了一種“失城”的威脅，本土文

化意識亦隨即被唤醒。見趙稀方：《香港文學的年輪》，《作家》第 ３１ 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頁 ７７。

〔６ 〕　 黎海華：《香港短篇小説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１９９７ 年，１ 版），

頁 ９。

〔７ 〕　 危令敦以“史學後設小説”的框架來討論《永盛街興衰史》，分析它“消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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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叙事的立場”。見危令敦：《客途秋恨憑誰説？———論〈永盛街興衰史〉》，

載《天南海外讀小説———當代華文作品評論集》，頁 １７６—１７７。關詩珮則認

爲《永盛街興衰史》及《地圖集》對“寫作過程”充滿反省，以模仿嚴謹學術論

文格式暴露歷史書寫的寫作過程，質疑“真實的再現”（例如地圖作爲真實地

理環境的物質再現）及“再現的真實”（地圖是否能够再現真實的地理環

境）。見關詩珮：《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啓章的小説》（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０ 年），頁

９９—１２３。

〔８ 〕　 鄒文律曾討論《Ｖ城繁勝録》如何以文字來創建“香港文化身份”基型，並借

助傅柯“異類空間”的概念來討論小説對“香港文化身份”的思考。見鄒文

律：《論董啓章〈Ｖ城繁勝録〉對“香港文化身份”的建構與思考》，《人文中國

學報》第 １７ 期（２０１１ 年 ９ 月），頁 ４６５—４８９。

〔９ 〕　 《夢華録》，頁 ４。

〔１０〕　 同上書，頁 ６。

〔１１〕　 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

詞匯》（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５ 年，１ 版），頁 ８５—８６。

〔１２〕　 羅伯特·鮑柯克（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ｃｏｃｋ）著，張君玫、黄鵬仁譯：《消費》（臺北：巨流

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３ 年，１ 版），頁 １２。

〔１３〕　 這時期在英國形成了一種新的生産體系：雇用合法的薪資勞動，並在自由市

場上販賣商品，通過和平的、有系統的、合理的方法來謀取利潤。見《消費》，

頁 ２３。

〔１４〕　 《消費》，頁 ３６。

〔１５〕　 李永熾：《消費社會與價值法則》，《當代》第 ６７ 期（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頁 ２５。

〔１６〕　 《消費》，頁 ３８。

〔１７〕　 同上書，頁 ４７。

〔１８〕　 同上書，頁 １３。

〔１９〕　 羅孚：《香港文化漫遊》（香港：中華書局，１９９３ 年，１ 版），頁 １９９。

〔２０〕　 陳啓祥：《香港本土文化的建立和電視的角色》，載洗玉儀編：《香港文化與

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１９９５ 年，１ 版），頁 ８６。

〔２１〕　 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１ 版），頁 ８５。

〔２２〕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説中表現的大衆文化觀念》，載陳炳良編：《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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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賞》（香港：三聯書店，１９９１ 年，１ 版），頁 ２１—２５。

〔２３〕　 據筆者手上的資料，專文討論《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只有三篇刊載於報章上的短評，

分别是：張灼祥《不一樣的情與愛》，《信報》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湯禎兆《買包

裝送文字？》，《星島日報》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７ 日。洛楓《城巿、小説、世俗生活———

董啓章的〈Ｖ城繁勝録〉與〈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信報》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２０日。

〔２４〕　 董啓章：《安卓珍尼》（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１ 版），頁 ５—７。

〔２５〕　 關於董啓章的模擬實驗，可參考王貽興：《想像的董啓章·董啓章的想

像———董啓章小説的時空處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０４８０ ／ ０４９０《專題研究》論文，２００１ 年），頁 ５６—５７。

〔２６〕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頁 ５０。

〔２７〕　 《不一樣的情與愛》，《信報》（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８〕　 關於布希亞的擬像社會理論，可參考林鴻祐：《布希亞的擬像社會理論》，

《當代》第 ６５ 期（１９９１ 年 ９ 月），頁 ２５。

〔２９〕　 羅蘭·巴特著，李維譯：《流行體系（Ⅰ）：符號學與服飾符號》（臺北：桂冠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 年，１ 版），頁 １１。

〔３０〕　 《流行體系（Ⅰ）：符號學與服飾符號》，頁 ２６。

〔３１〕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插頁卡。

〔３２〕　 巴特在談論“意象服裝”和“書寫服裝”之間的關係時提到：“意象激發了幻

想，言語刺激了占有慾。”可見“意象服裝”和“書寫服裝”在促成購買行爲上

起了互補的關係。見《流行體系（Ⅰ）：符號學與服飾符號》，頁 ２９。

〔３３〕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出版以前，董啓章的作品只會在封底刊出作者簡介和内容概

要，並没有如《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那種針對消費者而設的標記。當然，這種標記方

式在近年出版的香港文學作品中，已經日趨普遍。

〔３４〕　 李婉薇：《當代筆記體小説研究（１９８０—２００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３ 年），頁 ５５—５６。

〔３５〕　 陳嘉玲：《一個愛情流行小説家的産生———張小嫻的文化價值》，載陳清僑

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１９９７ 年，１ 版），頁 ２１８—２２３。

〔３６〕　 《安卓珍尼》，頁 ６—７。

〔３７〕　 尚·布希亞著，林志明譯：《物體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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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例如由皇冠出版社替張小嫻出版的一系列小説，便常常以粉彩色系（粉藍、

粉紅）爲主。

〔３９〕　 湯禎兆：《買包裝送文字？》，《星島日報》（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７ 日）。

〔４０〕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頁 ２８。

〔４１〕　 同上書，頁 １２５。

〔４２〕　 同上書，頁 １８—１９。

〔４３〕　 此爲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的格式。

〔４４〕　 由於《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三人出版社結業後已經絶版，下文的分析將會依據《夢

華録》。然而，《夢華録》出版時經過重新設計，許多當日的設計特色已不復

見；因此本文分析《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書籍設計時，還是依據三人出版社的版本。

〔４５〕　 黄厚鉻：《液態之愛的流轉與凝固———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和修養社會學

的態度》，載齊格蒙特·鮑曼著，何定照、高瑟濡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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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２０—２１。

〔４７〕　 《夢華録》，頁 １９。

〔４８〕　 同上注。

〔４９〕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張旭東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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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齊格蒙特·鮑曼著，范祥濤譯：《個體化社會》（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２ 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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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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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同上書，頁 ５２—５３。

〔５７〕　 同上書，頁 ５１。

〔５８〕　 洛楓：《城巿、小説、世俗生活———董啓章的〈Ｖ城繁勝録〉與〈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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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同上書，頁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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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Ｍａｒｋ Ｐｏｓｔｅｒ 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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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同上書，頁 ２２５。

〔７２〕　 同上書，頁 １９４—１９５。

〔７３〕　 同上書，頁 １９５。

〔７４〕　 同上書，頁 １３９。

〔７５〕　 同上書，頁 ２８１。

〔７６〕　 《城巿、小説、世俗生活———董啓章的〈Ｖ 城繁勝録〉與〈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信

報》（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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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尚·布希亞（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尚·努維勒（Ｊｅａｎ Ｎｏｕｖｅｌ）著，林宜萱、黄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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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１ 版），頁 １１６—１１９。

〔８０〕　 褚瑞基，《對話》，收入《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頁 ２４。

〔８１〕　 《夢華録》，頁 ２０１。

〔８２〕　 同上書，頁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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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關於 Ｓｅｉｋｏ Ｌｕｋｉａ的介紹，可參考精工的官方網頁：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ｅｉｋｏ． ｃｏｍ．

ｔｗ ／ ｌｕｋｉａ ／ ｔａｋｅｉ． ｈｔｍｌ。最後一次登録時間爲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 １７牶 ０１。

〔８４〕　 《夢華録》，頁 ８８。

〔８５〕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説中表現的大衆文化觀念》，載陳炳良編：《香港文學

探賞》（香港：三聯書店，１９９１ 年，１ 版），頁 １５—３１。

〔８６〕　 關於這場文學界的“雅”、“俗”之戰，見張美君：《文化建制與知識政治》，載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１ 版），頁 ４６２—４６４。

〔８７〕　 這個問題之於香港文學的重要性或可見於張美君，朱耀偉編輯《香港文學＠香

港文化》時的分章方式———《香港文學＠香港文化》專門闢有“‘雅’與‘俗’”

一章，載有六篇討論“純文學”與“流行文學”／“嚴肅”與“流行”的論文。

〔８８〕　 許子東：《香港的純文學與流行文學》，載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香

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１ 版），頁 ４３６。

〔８９〕　 同上書，頁 ４３５—４３９。

〔９０〕　 當然，《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的設計也有部分刻意逆反消費文化的運作邏輯。

〔９１〕　 董啓章：《同代人》（香港：三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１ 版），頁 １１８。

〔９２〕　 《夢華録》，頁 ２８３。

〔９３〕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插頁卡。

〔９４〕　 值得注意的是，《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在 ２０１１ 年重新出版時，取了一個中文名字：

《夢華録》。據董啓章自言：“‘夢華’二字，應是世界上所有曾經光輝一時的

城市的終極歸結。夢之必破，華之必衰，似是千古不變的定律。”見《夢華

録》，頁 ７。對於這本記述了大量當時得令，轉眼卻成明日黄花的流行物品而

言，以《夢華録》名之確實匹配。

〔９５〕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插頁卡。

〔９６〕　 董啓章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圍繞 １３ 種物件的追憶織成了三代人的

家史。他迴避以家族事件印證歷史大事的寫法，以書信體的私密語調邀請

讀者關注物件與人互相闡發而又互相限制的共生關係，力圖呈現物件和家

族成員之間那種私人的、無可取代的親密關係。見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

光之旅———論董啓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

學報》，第 １６ 期（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頁 ２３１—２６８。

〔９７〕　 《夢華録》，頁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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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Ｃｈａｕ Ｍａｎ Ｌｕ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ｉｔ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ｍｉｔａｔ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ｙｅｔ 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 —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ｎａｍｅｄ ａｓ Ｍｅｎｇｈｕａ ｌｕ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ｕ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ｙｓ，ｎａｍｅｌ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ｌｏｖ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Ｌａｓ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ｉｎ 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ｓ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ｎｇ Ｑｉｚｈａｎｇ ９０ｓ，Ｃｉｔ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６４對消費文化的“模擬”、呈現與反思　


